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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现军
1974年8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书画名家陶刻高研班负责人，无锡市政
协委员，宜兴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宜兴市紫砂书画
艺术馆馆长。2011年被中国书法家协会授予“优秀
工作者”称号，2018年被中国书法家协会授予“书法
进万家先进个人”称号。

作品在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获“优秀提
名奖”第五届全国书法百强榜获“优秀奖”，连续在
全国第六、七、八、九届刻字艺术展获“全国奖”。作
品获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佳作奖”，首届江苏书
法奖。入展第五届全国新人书法作品展，中国书法
家协会成立30周年优秀会员作品展，第四届“林散
之奖”书法双年展，第七届中国花鸟画展全国花鸟
画名家邀请展。作品被南京博物院、中国革命军事
博物馆等单位收藏。

庞现军 《梅石图》

艺心·问道——庞现军书画艺术品读

晴雨楼藏砚品读之平板砚 □ 朱曙光

最早结识庞现军，大抵是8年前。时光荏苒，白驹过
隙，在近几年的求学生涯中，因考虑到其工书法、精绘画、
善陶刻，不得不又引起我品读其人其艺的盎然兴致。我
与现军接触不多，却因某种机缘巧合，使我常在书展、报
刊上看到他的书法作品：笔性纯熟，气足力健，线条圆厚
饱满，古朴中蕴含活泼、飘逸、流动之美感。一如他的为
人，憨厚中不失豪放，朴素中不乏大度，言谈中爽快直率，
举止间尽显洒脱，留给我的是挥之不去的印象。

书法亦称之为“书道”。“道”的本性是自然。在中国
传统哲学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道”都是处在最高境
界的地位而备受推崇。“大道至简”，中国书法的高度抽象
性，却能产生形象的美感，这也是老子提出的“大象无形”
的思想在书法艺术形式中的体现。进一步说，中国书法
以简约之形体、单纯之一画呈现出朴质素心、博雅至深的
内涵，以一笔、一墨、一纸，穿越古今，遨游天地，构筑起中
国人无比高大的精神空间，体现出自然、社会、历史、民
族、哲学、道德的复杂内涵，它“发天地之玄微，宣道义之
蕴奥，继往圣之绝学，开后觉之良心，功将礼乐同休，名与
日月并曜”。这些可以从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
仁，游于艺”中寻求解答。再说，古人对“艺”的审视，一直
都是从社会伦理道德高度来评判艺术水准的高低。就书
法而言，必须从简单的“书写技艺”的层面，超越到“道义”
的精神层面，达到入化的理想人格之境。历代大书家都
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道事艺”，而不是“以技事艺”，
即以“道”的精神去统摄表达技艺，从而去超越纯粹的技
术层面。清代思想家魏源有言：“形而下者谓之技，形而
上者谓之艺；技进乎于艺，艺进乎于道”。那么，“技进乎
道，艺通乎神”便印证了“道”之所在。

“书虽小技，其精者亦通于道焉”，庞现军可谓道
中人。

现军，字耕夫，躬耕于砚田三十余载。其书法直追魏
晋古风，受泽于“二王”，在“二王”帖学一脉下延伸到历朝
历代各大家，如唐之颜真卿，宋之苏轼、米芾，元之赵孟
頫，明之董其昌等。他在经年累月、日复一日的心摹手追
中，使自己的行草艺术不局限于某一家，亦不会偏离“二
王”帖学之正脉。同时，他关注敦煌写经、残纸、简牍以及
汉魏碑版等，以此作为构筑自身艺术风格的突破口。纵
观其书作，他临帖有一种特殊的精神旨归，即临气不临
形，善于巧妙地抓住书家书写的总体艺术特征为己所
用。值得一提的是，他汲取魏晋书家典雅中和、流动妍美
的韵致，研习笔法特征及书学理念，以遗貌取神的意临来
逆反古人，摆脱古人，使之成为一种创作形式。在他看
来，“二王”是书法的最高境界，唐宋以降的书法均是发源
于此。当然，更深的寓意尚不仅仅在此，而在于进一步追
求一种“大道至简”的极致。

书法以用笔为上，以用墨为重，而结字亦须工，章法
亦须妙。现军在艺术创作上有自己明确且独到的主张，
其核心便是“气”和“骨”。南朝画家和绘画理论家谢赫
在《古画品录》中提到“六法”，“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
含括其间。由于对“气”的全神贯注，现军能统揽全局，
不在细枝末节处作过多地雕琢，而是在挥毫落笔之际营
造出连贯通畅的气势和宽博宏大的格局。至于“骨”，则
主要体现在用笔的坚决和果敢方面。东晋卫夫人在《笔
阵图》中言：“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现军作
书，崇尚古意，结体自然，悬腕回肘，中锋平直，用笔直入
平出而不受法度拘束，既有碑学之朴厚，亦有帖学之灵
和。他不仅注重平动，注重使转，注重提按，更善于调
锋，除却因毫端中含墨多少而产生的枯湿变化外，字形
的安排和取势也颇为讲究。平稳也好，跌宕也罢，其作
品并不以多变和奇险的姿态取胜，吸引和打动人之处在
于气势的浩然磅礴和线条的坚韧挺拔，体现出一种对骨
力的崇尚和追求，深得魏晋之味。在创作过程中，他既
注重理性分析，又注重感性直觉；既讲究意在笔先，又讲
究意在笔后。如其一帧用泥金纸书写的行楷书镜片《唐
诗四首》，淡雅的韵致，精深的功力，似乎在不经意间被
充溢着的书卷气所感染；其行书横幅《敲冰煮茗》，四个
大字的上部分直入云霄，笔画偃仰顿挫，字的下部分皆
为空白，两枚印款钤至其中，一上一下摆布稳当，在视觉
上张力无限；其草书条幅晏几道的《清平乐》，中锋行笔，
笔势连绵，但不作一味的圆转，利用翻转的用笔动作形
成锐利的线形态，从而造就了潇洒流畅中强烈的弹性特
征，故其整体气势凝重浑厚，生涩老辣，力夺韵胜。《书
谱》说：“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是说书法除了在结体、章
法、运笔上表达书法家的某种思想外，更多地要考虑在
墨色变化中展现书法家情感起伏和心理状态，现军深谙
此道。如其行草斗方黄庭坚诗《阮郎归·效福唐独木桥
体作茶词》，纵横跌宕，飞腾跳跃，点如山坠，滴如雨骤，
纤如丝毫，轻如云雾，通过字形的漫不经心和涨墨、枯
笔、飞白的交相辉映，表达出一种璞玉浑金的艺术精
神。这些作品有承袭，更多的是创造，是作者主观精神
在书作中的充分张扬。现军如是说：“书法创作必须以
传统为基，尊重传统，颠覆传统的不是主流，但其中所蕴
含的文化因素及诸多学养，在许多人那里与书法创作已
不能同步。”同步很难，尤其是思想上的同步。

见过现军的书法现场创作，可用“快”“迅疾”“利落”
“洒脱”来表达，这种能力体现在其对作品熟练的驾驭以
及性情的率意流露上，看似无心而为，实则是凭借着深厚
的功夫与学养。这使我想起《庄子·养生主》里“庖丁解
牛”的故事，文中讲到重技不重道的“族庖”（技术低下之
人）与“良庖”（技术一般之人），而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则是

“奏刀霍然，莫不中音（符合音乐的节奏），合于《桑林》之
舞（符合舞蹈的节拍），乃中《经首》之会（合乎曲的节奏旋
律）”。这个故事意在表达“技”与“道”和“技进乎道”之
理，“庖丁解牛”能依乎天理，顺其自然，达到神遇而迹化
的大道境界。从有心到无心，从有意到无意，从有法到无
法，有如佛家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
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完全地进入自由的境
界，这是书画家步入高境的标志。现军以精妙的笔墨含

道映物、触灵通神，而这一切又是年复一年精研传统的结
果。一个艺术家理解和驾驭技法的过程，是人的心性和
自然性不断契合的过程，当这种契合达到亲密无间之时，
艺术家的心性与技法便与天地万象连成一片，感同身受，
这便是技进乎道的清净无为境界，达到“通会之境”了。

“书画一理，画者必知书”，现军亦善画。
元代以后，文人画占据主流，以书法笔法观照绘画的

认识论很多，比如赵孟頫极力倡导“以书入画”，杨维桢也
持相同看法，认为“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
所在”。现军作画，将笔法移入画法，使画意深邃，境界阔
大。我认为，现军是个特有想法的人，有“应物象形”的造
型能力，有“经营位置”的构图能力，亦有“随类赋彩”的色
彩感悟力。他的写意花鸟得传统文人画之精髓，有青藤
之纵横奔放，有八大之萧散清逸，有老缶之气象峥嵘，有
白石之天真浪漫。“气韵本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其得
笔墨之处源在徐渭，流在缶翁，他左手阳光，右手倒影，左
右采撷，兼收并蓄，那种出入于历代大师艺术语言的创
造，不尽是笔墨的现代思维对传统思维的超越，更是“胆”
的可贵、“境”的追求。

中国画以笔墨传情。笔墨不仅具有造型之功用，而
且承传了文化的生命。书画家艺术成就的高低在于对
笔墨的驾驭。现军强调非理性的无意识表达，他大胆运
用浓墨、淡墨、湿墨、焦墨和破墨，极丰富地开拓墨在宣
纸上的表现力，线的节奏也颇有情趣。现军之画，之所
以生动传神，之所以赏心悦目，关键在于其用笔灵活。
圆润的、厚重的、流畅的……老辣劲健的力度中姿媚跃
出，那是饱含婀娜婉转的灵润；婉转曲折的变化中浑朴
稚拙，那是暗藏强劲雄浑的风骨。细观他的画，有的线
盘旋回环，乃有屋漏痕之味；有的线一落千丈，湿而复
干，有枯藤下垂之趣；有的线轻盈婉约，漫不经心，随心
所欲；有的线老辣苍劲，力能扛鼎。总之，其用笔根据表
现对象决定轻重疾徐，物象变，笔亦变，不刻板，不局促，
不乖张，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现军善于把握笔墨，笔
与墨合之处是为氤氲、疏密、浓淡、留白，那是在不经意
中尽显功力。因此，花草树藤不论是成丛成团，或密或
疏，皆能得心应手。他以色代墨，以笔运色，或中锋、侧
锋、散锋，或浓或淡，或积或破，真乃“元气淋漓障犹
湿”。观整幅画作，满纸墨色，满纸生动，呈现出的是笔
线之美、墨韵之美、阳刚之美、天趣之美。在其扇面《牡
丹图》中，三朵牡丹花在疏枝密叶中竞相绽放，火红的花
瓣以大笔概括，藤黄的花蕊点缀其间，扇面的右侧留部
分白，钤朱泥小印一枚，不加任何色彩的修饰，朴素清
新，明净典雅，意境的“空灵”和颜色笔触的“充实”，这是
洋溢着鲜活的生命之态。

因有书画之基础，现军的紫砂陶刻更是锦上添花。
他精通此好，并乐此不疲，件件紫砂器物的刻绘突显其刀
法稳健，布局严谨，笔笔清晰，字字隽永。章法上讲究疏
密穿插，线条锋锐挺劲，宛若银钩；刀法上讲究意多于法，
强调在工稳中再现自然的情趣。我认为他从事紫砂陶刻
是艺术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将自己人生深刻
的哲学思想融入其中，在其思想基础上确定审美取向。
他承载的是一种文化精神，即对传统书画乃至陶刻创造
性的发展，试图创造出一种具有地道的“中国味”的紫砂
作品。

我认为，他的思想和笔墨，已远远地超越了他本人之
范畴。尤其在当今书坛、画坛直呼创新的语境下，现军却
能够深入中国书画之本体，用笔墨去诠释“道”的诸多理
念，用书画、陶刻对人生哲理作最曲折、最生动的表达，无
疑对现当代紫砂陶刻的崛起具有文化反思和智慧启迪的
作用。可以说，这是一个现代艺术家对人生、对社会的展
望。我欣赏他，是因为他充满着对生活的阳光感；我欣赏
他，是欣赏哲学家难以表达出来的思辨，把思想刻出来，
让智慧具有形状。显然，现军作为一种个案、一种现象，
在中国书画向紫砂陶刻演进的过程中有着较为特殊的意
义。这终究让我觉得他的成功不是练笔的结果，而是思
考的结果。他的艺术思想，有似于庄子《逍遥游》中的“北
冥之鱼”，当海动风起，飞往南冥之时，那南海就是一个广
袤而又天然的大地。

平板砚，是指砚面不开砚池呈
平面状的砚台，是一种特殊的砚
式。通常作长方形，厚者称砚砖，薄
者称砚板，但两者并无明确的界
限。也有作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
形的随形平板砚。

砚台早期的主要形制之一即是
板状、片状的，称为研板。如汉代的
带研磨石的长方形研板，一般盛放
于漆制的砚盒中使用。也有呈圆形
平板状的。宋代米芾《砚史》中说：

“又丹阳人多于古塳得铜砚，三足
蹄，有盖，不镂花，中陷一片陶。”是
在铜砚中间嵌入了一片陶片用于研
墨。宋代何薳《春渚纪闻·赵安定提
研制》云：“《砚谱》称唐人最重端溪
石，每得一佳石，必梳而为数板，用
精铁为周郭。”

以上所说的研板其实都只是砚
台的一个组成部件，真正独立使用的
平板砚应该是在宋代才开始流行
的。这与宋代具备了平板砚产生的
条件有关：一是以端石、龙尾石为代
表的各种砚石的成规模开采，有大量
优质砚石可供裁切，为制作平板砚提

供了可能；二是外观简约素朴、内涵
丰富的平板砚，符合宋代士大夫阶层
崇尚“极简”的时风。

有了砚材支持，有了市场需
求，平板砚于是大行其道。宋代

《端溪砚谱》在记述砚之形制时已
有砚砖、砚板的样式：“曰砚砖，曰
砚板。”宋代罗大经著《鹤林玉露》
卷之四有徐渊子《买砚》诗：“俸余
拟办买山钱，却买端州古砚砖。依
旧被渠驱使在，买山之事定何年？”
这里的砚砖并非一定是确指，但以
砚砖代称砚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宋代砚市上端石砚砖已多见。
宋代《歙砚说》也提到了：“或有为
砚板、砚镜之类，微坳其首而已。
或直用平石一片，别以器盛水，旋
滴入研墨。以此知今人不如古人
书字之多耳。”说明宋时歙砚也有
平板砚这种砚式，只是当时人认为
砚板磨墨量较少，不太适合写字较
多时使用。宋代黄庭坚的《山谷
集》里有一札：“惠示砧研，物材颇
精，似亦不甚便用。盖磨墨之地不
广，则难得墨沈，多置水则溢四旁，

非良器也。”意思是说，你送来的砧
砚看到了，材质非常精美，但使用
起来好像不太方便。因为能够磨
墨的地方不够大，所以磨不了多少
墨汁，水放多了就流淌到砚面外，
不是一方很好用的砚台。

砧砚，从砚名称且结合下文推
测应是像砧板或砧墩样的平板砚，而
平板状砚台上磨的那点墨汁显然是
无法让他在书写《松风阁诗帖》这样
的巨制时尽兴挥毫的。材质虽精而
不实用，看来，宋代的平板砚主要样
式——砚砖或砚板，已具有欣赏把玩
与实用的双重功能。

有些平板砚我们今天很难理解
当初的制作动机。如元明时期的龙
尾石眉纹砚砖，重达15公斤，浑朴
厚重。只是这样的体量，这样的方
正形状，与实用肯定无关，从砚面漂
亮的眉纹推想其用途应为书房案头
陈设欣赏，捎带一点炫耀——龙尾
山的眉纹砚石可是从来没便宜
过的。

平板砚现在常被称作笔觇或笔
掭。其实这是不同的文房用品，笔觇

是用于检视墨色浓淡和理顺毛笔锋
毫的文具。明代文震亨《长物志》有

“笔觇”一则：“笔觇，定窑、龙泉小浅
碟俱佳，水晶、琉璃诸式，俱不雅，有
玉碾片叶为之者，尤俗。”可以看出，
严格意义上的笔觇与砚台无涉。实
际使用中，后来某些平板砚也承担了
笔觇的功能，应该是“兼职”。

平板砚，是用砚者区别于其他
样式砚台的浪漫的选择。平板砚如
佳人，其天生丽质让你一见钟情，虽
素面朝天也引人入胜。魅力就在于
其留下的想象空间让你联想、欣赏，
且基本不涉及砚台的使用功能，就可
以“相看两不厌”。不过对有些惯于
喜新厌旧的书生来说，这样的日子一
久难免“审美疲劳”。或有人不满现
状，或者遇到不识货的“砚盲”，忍不
住想按自己的想法用蛮力改造，以图
方便实用，最常见的便是——挖砚
池。结果是伤筋动骨，弄得面目全
非，不伦不类，残局无法收拾，这是许
多优质平板砚后来被破坏的原因。
也见一些古玩商专门收罗老砚板、砚
砖，请砚工改制成砚台再充当古砚出

售，造成大量平板砚改头换面，可
惜了。

砚界有一种说法：“大璞不斫。”
意为只有好的砚石才会摒弃精雕细
刻而制成平板砚。而米芾在《砚史》
中否定过这种观点：“大抵石美无瑕，
方可施工，璞而厚者，士人多识其藏
疾，不复巧制，人或因其浑厚而美
之。余尝恶歙样俗者，凡刊改十余
砚，才半指许，便有病见，顿令人减
爱。其端人不斫成，祗持璞卖者，亦
多如是。”米芾说的“璞而厚者”，应该
包括了端石、龙尾石的原石和平板
砚。从流传下来的实物看，平板砚品
质参差不齐，似不可一概而论。大部
份平板砚秀外慧中，品质较好，是经
得起检验的。的确也有一部分用“不
雕”作为隐藏内部瑕疵的手段。但不
管如何，平板砚的表面或石品精彩，
或纹理清晰，或石质纯净，多有可取
之处。

时至今日，很多砚工或砚友认
为平板砚的制作相对简单，只要把砚
石毛料四边一切，两面磨平就可以
了，毫不费力。这实在是个误解，前

人制作平板砚可是一丝不苟的。仅
从外形上看平板砚，平整而不板滞；
长方形平板砚的线条看似平直，实则
暗含张力，随形平板砚更是取舍自
如、张弛有度。另外，从选材、石品位
置、确定形状、裁切、砚面和侧边的琢
磨等，都是煞费苦心、反复权衡经营
的结果。

通常制砚可以用雕工来掩饰
甚至美化石病，而平板砚，稍有瑕
疵就一览无余。即使砚石内真有
石病想掩饰，也要依靠以丰富经验
炼就的穿透性眼力，调整好裁切的
位置，才能瞒过米芾这样的挑剔
者。因为从砚石侧面也很容易窥
见砚石内部。

套用一句流行语：“好的平板砚，
是砚工给予一块好砚石的最高礼
遇。”这不是工匠偷懒图省事，而是一
种高境界的琢砚手法，是保持石材本
色、彰显石品纹理的最佳方式，是经
过深思熟虑后的取舍，是削尽冗繁后
的洗练与纯净。

所以，一方好的平板砚是上苍
的恩赐，更是天人合一的佳作。


